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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人 在 中 国

“这里的人们友好善良，很容易相处。和中国人在
一起，我感受不到丝毫距离感，倒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
觉。”谈及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法拉吉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万对本报说。

马万来自西亚的也门，今年 38 岁，2001 年来福
建省石狮市经商。2013年，为表彰马万为石狮市经济
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他获评石狮市首
批荣誉市民。

从 2003 年开始，马万开始把国外服装、鞋帽的
样品拿到石狮设计生产，再运回中东销售。2006 年

后，出口服装、鞋帽生意越做越大，马万的公司经营
业务也覆盖了沙特阿拉伯、也门、埃及、阿联酋等中
东地区十几个国家，并为外国客商与石狮企业搭建起
了贸易洽谈平台。

“公司的发展需要一步步积累，每走一步都要建
立在诚信的基础上。”马万说，在从事商贸工作时，
哪怕是一条线、一个纽扣，马万都会去检查确认，严
格把关每一个细节，长此以往，便培养了一批稳定的
客户，这批客户又会带来新的客户，公司的经营规模
便一步步壮大起来。

在石狮当地，当中东籍商人与本地的工厂对一些
协议理解有不同时，马万都会尽量出面调解，许多问
题有了他这么一个“中国通”的调解都能得到迅速解
决。

刚来中国时，马万一句汉语也不会说，身上也没
有太多的存款，从遥远的也门来到中国，可以说是无
依无靠。马万的中文大多在他经常采购商品的那一条
街上学到的。有时马万渴了，去便利店里买水却不知
道该怎么发音，别人告诉他应该读“水”，他便在随
身携带的本子上记下来“水”的读音，逐渐地，从

“电话”“出租车”这样的简单词汇开始，马万学会的

中文越来越多。现在他已经掌握了简单的中文沟通。
而在采访时，马万谦虚地称自己的中文“不够好”。

“中国的饮食也是吸引我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特
别喜欢吃海鲜，只要有时间，就会和家人去海边的餐
馆，一边吃海鲜、一边欣赏海景是我很喜欢的事
情。”除此之外，马万还利用闲暇时间游览了中国的
许多名山名水，尤其喜欢武夷山。他说，在中东很少
有像武夷山这样的青翠巍峨的高山。

作为一个外国人，马万亲眼见证了近些年来中国
快速发展的历程，这些发展变化可谓是震撼。2001
年，马万刚到中国时，石狮市就像一个小县城，外国
人也很少。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一栋栋高楼拔地而
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市区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美，
居住条件也越来越好，对外贸易联系也愈发紧密。作
为一个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外国人，马万表示，中国的
经商环境变得规范，在办理相关的证件、审批时也变
得更加快速便捷。

“石狮是一片创业和经商的热土，自己要做一个
地道的闽南人。”马万说，自己将继续做一个好市
民，为推动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再作贡献。

（周可涵）

也门商人马万

“中国通”+荣誉市民

今年是来自塞浦路斯的达芙妮在中国工作生
活的第20个年头。如今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工
作的达芙妮，已经非常习惯在中国的生活。她能
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能看中文报纸书籍，看
中文电视电影，还到过中国二三十个以上的城
市，游览过中国的许多名胜古迹。日前，达芙妮
与我们聊起了她在中国的这20年——

中国人的热情给我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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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嬿平和于嬿华是就读于北京大学的一对
混血双胞胎姐妹。说起她们的身份，姐妹俩总
是要从头解释一遍：“我们的爸爸是土耳其人，
妈妈是中国人，我们俩在日本出生长大，但国
籍是土耳其。”嬿华又一次解释道。

从2007年到现在，嬿平和嬿华离开在日本
的父母，在北京生活了9年。姐妹俩到北京长居
也有些偶然。2005 年，姐妹俩带着父亲的期
许，到土耳其上了两年学。

2007年暑假，嬿平和嬿华按照惯例来北京
探亲，平日里也学学中文。“从拼音开始，主要
是学习读写，在家里妈妈有时会跟我们说中
文，所以听说没有太大问题。”在学中文过程
中，姐妹俩发现了中文的很多乐趣，比如一个
成语会讲述一个故事、一个词有没有儿化音的
区别，还知道了很多原来跟妈妈对话使用的词
怎么写，等等。

原本计划暑假结束就回土耳其，但在中国
的这两个月，两姐妹感觉学习和生活都很开
心，“我们融入中国社会更快，感觉中国很亲
切。”之所以如此，姐妹俩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
更包容。嬿平说，日本更强调主流文化，主张
大家的想法应该一致；而土耳其文化与信仰有
很密切的联系，相对比较传统。“在日本时，人
们总会提醒你应该跟别人一样；在土耳其，人
们不会要求你跟别人一样，但会说你哪里不
对。这也主要来自我们的身份，刚去土耳其的
那段时间，我怀疑自己走路姿势都不对。”而在
中国，嬿平和嬿华感觉很轻松，“没有人说我们
应该跟别人一样或哪里不对，大家接受和尊重
我们的不一样。”于是，在跟父母商量后，姐妹
俩决定留在中国，考中国的大学。

新学期开始，嬿平和嬿华到北京汇文中学
国际部就读高二。虽然懂一些中文，但跟班里
大多数留学生比起来，她们的中文水平还是太
低。直到现在，嬿平还清楚地记得入学后的第
一节历史课，“老师发了一些阅读材料，一看我
就傻了，有一半以上的中文都不认识，我还问
同学们是不是都能看懂，他们都说可以。”一时
间，嬿平感觉压力很大。“我们每个学科都分上
课节奏快的A班和比较慢的B班，第一学期我和
姐姐除数学外所有科目都被分到B班。”嬿华补
充道。由于担心跟不上上课程进度，姐妹俩除
了上课之外，课下学习更加自律和刻苦。她们
对放学后的时间做了细致的计划，每天晚上都
学习到11点多。姐妹俩还想出很多助于学习的
妙招。“我们读唐诗时会用手机录下来，之后走
在路上就当音乐一样听，不知不觉就背下来
了。”有时候在家学习太安静容易犯困，嬿华便
把电视机打开，让里面的声音给俩人提神。“但
后来发现电视机的画面会干扰？注意力，我们
便找一块布把电视机蒙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时，嬿华是汇文中学
的留学生第一名，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录
取，姐姐嬿平也顺利进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就
读。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让姐妹俩对中国了
解更深。嬿华说，在国际关系的专业课上，老师
曾说处理国际关系要先从处理家庭关系入手，中
国人历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此，嬿
华深有体会，她的家庭就很国际化，生活中难免
有文化摩擦。“不过中国文化和土耳其文化的一
个共同点是都很重视家庭，我觉得这很好。

在学校接触到更多中国人和形形色色的外
国人后，嬿平和嬿华也对曾经困扰他们已久的
身份困惑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是生长在日本的
土耳其人，但由于日本强调主流文化，我们一
般不公开说自己是外国人；虽然我们是土耳其
人，但那里的文化跟我们从小接触的差异很
大，很难产生归属感；是中国的包容让我们开
始正视、接受并勇于承认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嬿平到北大国际关系学
院读研，今年即将毕业。她希望以后从事跨文化
交流工作：“在大学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发现自己很感兴趣，结合自己的背景
和成长经历，我觉得自己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

而嬿华本科毕业后选择到北大对外汉语教
育学院读研：“换到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对中国传
统文化和历史、语言更感兴趣，我想更多地了解
中国，以后到其他国家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
人了解东方文化，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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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练武术，
高中毕业就来中国

我是1996年来到中国的，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2个月。
事实上，在我毕业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就在考虑，

也许让我到别的国家呆上一年会对我更好，这样不仅可
以学习另一种语言，也可以让我了解一种新的文化。当
然了，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法国、意大利或是西班牙
等，所以，当我告诉他们我选择了中国时，真是让他们
大吃一惊。

我喜欢中国也有原因的，因为我本来就有中国血
统。我出生在塞浦路斯，但是我的父亲是印尼人，奶奶
则是中国人。我猜，我血液里中国基因的那一方面，肯
定叫嚣得比其他部分更响亮吧。

从小，我爸爸就教我和我弟弟练习过武术，因此我
一直就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很着迷。正因为
如此，我才想去中国亲眼看看所有这一切。那时我只有
17岁，正值一个爱探险的年龄，相比而言，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离我的家都太近了，所以我的选择是中国。

遍览名胜古迹，
老爷爷火车上送咸鸭蛋

初到中国，我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学习体育保健，并
且从那里大学毕业。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到过中
国很多地方旅游，通常是乘坐火车或是轮船。当一个人
来到一个其他的国度，当然会花大把的时间到不同的地
方去游玩，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里的人们。

我们经常乘坐火车出去玩，有时，从一个地方到另
一个地方需要坐 30多个小时的车。但是，我最初对此毫
无准备，甚至不知道应该准备食物！

我还记得 1997年的春节，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昆明
去旅游，起初毫无经验，以为只需要五到七个小时就够
了，结果一连坐了几十个小时的车。于是，旅途中，我和我
的朋友们很快就觉得饿了，可是在火车上我们只能靠一些
零食以及一些最简单的食物充饥。当周围的中国人发现
我们除了水果，其他什么吃的也没带时，他们显示出了极
大的热情。很快，我们就被中国的普通旅客和他们携带的
各种食物包围了。有个老爷爷，带了很多的咸鸭蛋，很热
情地给我剥开，不停地塞到我的手里，示意我吃，整个在车
上的时间，我吃了很多个咸鸭蛋，我以前从来没吃过咸鸭
蛋，那回吃的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后来都没像那样吃过咸
鸭蛋。哦，我当时还不太会说中文呢，但是想要试图拒绝
周围人的热情似乎是徒劳的。于是，我们一起吃东西，借
助我随身携带的新华字典聊天，还有个中国小姑娘，对

我的头发很好奇，一直给我梳头编辫子。
我之所以谈到这样的场景，那是因为我虽然在中国游

览过很多令人惊叹的景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旅游的
风景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了，但是我对中国所有的记忆
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递给我咸鸭蛋的中国老爷爷，这
件事在我的脑海中新鲜得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的。

正是我所经历的这些，鼓励我留在了中国，并且选择
了一份教育方面的职业。我曾经为上海的世博会工作过
短暂的时间，也去非洲旅行了几个月，但是，我还是回到了
北京。我非常喜欢教书，不过，这些年我转行做一些管理
工作。最近，我在北京一家国际学校做活动总监，我喜欢
为这所很有潜力的学校工作所带来的挑战和刺激。

中国就像家一样，
希望保留更多传统文化

中国对我来说的感觉就像家一样。
当我离开这里时，我会非常想念她，就像当我在中

国时想念塞浦路斯一样。中国人和塞浦路斯人有很多相
似之处。最突出的就是，他们都很友好温暖，富有幽默
感，待人热情。当然，这两个地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塞浦路斯是一个地中海上的美丽岛国，只有 100 多万人
口。生活节奏在塞浦路斯似乎更慢，也更悠闲，无论什
么时候你想去海滩或是滑雪， 都不会超过 1个小时的车
程。但是同时，我也喜欢中国的快节奏和热闹，在中国
从来不会让人感到厌倦，还有很多美得令人窒息的美
景。我大部分的家庭成员都来过中国，我的弟弟来过中
国4次，他喜欢在这里旅游，不过，他不像我，他似乎不
太能适应这里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城市。

我的家人很理解我，他们知道中国是我生命中很重
要的一部分，当然，他们也很想念我，虽然他们没有说
出来，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能离家离得近一些。但是，非
常幸运的是，我的家庭不仅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同时

他们也尊重我的选择。事实上，我想我的家庭和朋友也
受益于我在中国的居住：有了我，他们每次来中国旅游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免费的私人导游和购物助手。老实
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愿意离家近一些，因为我的
家人年龄在增长，还增添了不少家庭新成员，我想今后
我会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但是，什么时候做
出这样的决定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我最关心的是环境问题，我认为发展不应该以环境
为代价。正如亨利·戴维·梭罗所说的，如果没有一个美
好的星球，我们要一座好房子有什么用呢？

另外，中国的发展变化非常快，这一点所有人都能
看得见。在所有的变化中，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是社区
的感觉在变化。在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更像一个巨
大的邻里社区，每天下午和晚上，人们都出来玩，一起
跳舞唱歌，邻居也互相熟悉，而这正是我最喜欢北京的
一点，但是现在这种感觉正在变淡。关于这一点，我想
是因为生活节奏变快和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但是，
如果说我最怀念什么，那就是这一点了。

平常，我的工作非常忙，因此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安
静。但是很幸运的是，我在生活中有一群好朋友，从中
国人到美国人、欧洲人都有，我们总是在一起聚餐、聊
天。周末不加班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去公园转转。在
家吃饭的时候，我喜欢吃中国菜，我曾经请了一个来自
东北的阿姨，她特别会做菜，每个礼拜教我做一个中国
菜，下一周的时候我再做给她吃，请她评点，不过，我
最喜欢的还是饺子，我有时把我包的“饺子宝贝”的照
片，发在我的朋友圈里，还会被朋友们点赞。

对于中国的发展，我所希望的是，中国能在经济和
社会两方面一起发展进步，同时，保留她的传统价值观
和传统文化。


